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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成德之学：先秦儒家“学”观念的
起源及其思想演进

霍艳云

摘 要：“学”的观念在先秦时期即已有之。传统之“学”自诞生之日起，便蕴含一定的实践意蕴，之后伦理

道德意蕴越来越突出。从字源学的角度分析，“学”蕴含“觉”“效”“行”三重含义，对其疏解有利于进一步发掘先

秦儒家“学”观念的核心要旨。前儒家时代学习内容由生活技能到伦理道德规范的演变，体现了学习践行活动

由“野”到“文”的基本发展过程。以孔子为核心的先秦儒家批判地继承了西周所确立的礼乐制度，发掘了“学”

所蕴藏的“德”之内核，为中国社会形成重“学”的风俗与习气奠定了基础，这一儒学传统也为后世儒家所继承。

近现代学者则为儒家“学”的观念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突出了生活之学、境界之学、关怀之学的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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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十分古老的话题，亦是先秦儒家文

化的核心要义之一。《论语》以《学而》为首篇，其

中高达十五篇均提及“学”；《孟子》中包括的个

人之学、导人之教以及孟子对“学”的体会不容

忽视；《荀子》第一篇是《劝学》，在《不苟》以下五

篇及《大略》等篇章中又反复论及“学”；《大学》

《中庸》的内容更是无不与“学”相关。可见，

“学”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刘宗周认为：“学字是孔门第一义。”［1］255亦

或言先秦儒家精神要旨尽现于此。故本文重新

审视、估量先秦儒家“学”观念的起源及其思想

演进。

一、溯源：“学”之字源的三重含义

疏解

“学”字甲骨文写法有 、 、、 、 ，其字形

不断演变。《说文》言：“爻，交也。”将“爻”解释为

交叉之形。据此，华强认为，甲骨文“爻”字有

“衣服或伤口缝合之意”［2］574。一些学者认为，

“乂”又似筑屋木材交错或两手交叉之状，因此，

“学”有学习建造房屋或结网捕鱼之意。还有一

些学者认为，“乂”即用双手摆算筹形，表示学习

计算之义，亦作为《易经》中组成八卦阳爻“—”，

阴爻“--”的符号，象征天地万物阴阳相交，圣人

以“爻”模拟天地变化之道，以法天而行，效地

而动。

在此基础上，结合训诂学和原典资料对

“学”之一字的解释，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涵义。

通过研究发现，“觉”“效”“行”是对“学”之一字

最为主要的三种解释。首先，“学”有“觉”义。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以“觉”释“学”，“学，觉悟

也”。段玉裁注：“尚童矇故教而觉之。”此处均

以“觉”为“学”之义，而“觉”含有“去弊”“去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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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知”之义，也就是说“学”有悟其所不知之

义。其次，“学”有“效”义。《易·系辞下》云：“爻

也者，效此者也。”南宋理学家张栻引真德秀言：

“学之为言效也，效夫善而勉之于己也。”［3］95可

见，“学”有“效”之效法以求知之义。最后，“学”

有“行”，即“实践”之义。“学”本来就是在学习生

存技能、开展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据上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首先，“学”的活

动原本是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展开的，并

以缝补衣物、搭建房屋、结网捕鱼等生活技能为

主要的学习内容；其次，“学”之一字笔画的增加

说明“学”的产生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初级到成

熟的发展过程，这也反映出人们学习内容、活动

日益复杂、深化的现象。此外，“觉”“效”“行”生

动地体现了“学”之一字的深层含义。“觉”通过

觉悟、反省而自得于“内”，偏重于意识层面的觉

悟；“效”通过效法、模仿学习榜样而体现于

“外”，偏重于实践层面的效仿；如果说“觉”和

“效”所体现的是学习之人由未知到求知的内

觉、效仿的过程，那么“行”体现的是其由知经多

次练习到加以运用、实践的过程。

二、线索：前儒家时代“学”之践行

由“野”向“文”的次第演进

夏代主要以军事技能、政治伦理道德、祭祀

祖先作为学习践行活动的主要内容。《文献通

考》载：“夏后氏以箭造士。”《礼记·射义》载：“立

德行者，莫若射。”夏代，骑马、射箭等训练是当

时学习的主要内容。其中，习射不仅仅是武艺、

军事活动的学习，亦包含礼仪规范的学习。

殷商时代是崇尚鬼神的时代。《礼记·表记》

载“殷人尊神”。马端临认为“殷以乐造士”。在

商人看来，敬事鬼神、祭祀祖先是十分重要的活

动。出于祭祀以及渲染祭祀活动的需要，音乐、

舞蹈的学习在商代的学习教育活动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此时，贵族子弟主要以礼乐、祭祀

知识和伦理道德为主要的学习内容，而且施教

者也多为明礼、有德之人。

西周不仅将乐舞、射箭、御车、书法、计算等

纳入到学习内容之中，亦将人伦道德、礼仪行为

准则纳入其中。以西周国学之“大学”为例，周

天子创办的“大学”规模很大，其中“辟雍”位置

居中，四周环水，以“辟雍”为中心，又有东南西

北四学。然则何谓“辟雍”？班固认为，“辟雍”

乃“行礼乐、宣德化”之处。所谓“辟”象征“效法

天地”“积以道德”，“雍”象征“教化流行”“壅塞

残贼”。此外，毛邦伟认为，“辟雍”还是国老咨

询政事的场所。可见，在“辟雍”中，贵族子弟主

要以礼乐、道德、政事为学习内容。同时，在“东

西南北四学”中还包含有射御、奏乐、舞蹈、祭祀

等学习内容，这反映出西周学习内容的多样化、

均衡化。自西周开始，礼乐文明、道德规范正式

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

夏商时期，人类的道德意识渐趋觉醒，行为

渐呈自觉化、伦理化的特征，以伦理道德规范为

学习内容的实践活动开始出现。这一时期，道

德规范多作为军事技能和宗教祭祀的衍生品而

出现，人们对道德规范的学习，大多只停留于神

对人的要求阶段以及被动地学习外在规范的程

度，并非后世儒家人伦意义上的对道德的主动

学习。中国古代比较系统的以伦理道德规范为

学习内容的现象出现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

“以德配天”观念的支配下，订立了一整套典章

礼法制度，由此确立了中国以伦理道德规范为

主要学习内容的基本发展趋向。纵观夏商周时

期的学习内容可以发现，学习内容与当时的生

活需要、生产力水平、文明程度等密不可分。夏

重武尚射，商敬神尚乐，周尊礼尚施。可见，在

前儒家时代，学习践行活动经历了一个由“野”

到“文”的过程，这极大地反映了文明的发展与

进步。

三、定位：先秦儒家“成德向善”之学

主导地位的确立

孔子继承了自西周以来“学”以“德”为内核

的思想遗产，孟子、荀子亦恪守孔子以“学”为角

度观察世界、建构世界的传统，奠定了中国社会

重“学”的风气与习俗。先秦儒家的学习内容广

博而宽泛，核心要旨则唯有“成德向善”而已。

其学习内容可分为事实知识和德性知识。其

中，六艺偏向于事实知识之学，而四教、三达德、

五伦等德目偏向于德性知识之学，由此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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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成德向善”之学的主导地位。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游于艺”时称六艺

为：礼、乐、射、御、书、数。就六艺之“礼”而言，

孔子指出，君子应“立于礼”（《论语·泰伯》）“约

之以礼”（《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礼在最

为具体的层面涵盖了人在家庭、社会生活中几

乎所有的行为，它通过神圣的仪式或对个人行

为举止仪态的要求将人纳入到社会角色的关系

网络之中，并用以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正如

本杰明·史华兹所说：“礼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人

们在社会中完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4］88 就

“乐”而言，孔子意图使人们通过对“乐”的学习，

熟悉并遵守当时流行的礼乐规范以培养人的德

性、完善人的德操。孔子听到雅乐，可“三月不

知肉味”（《论语·述而》），蕴含伦理道德意蕴的

乐才是君子所尚之乐。如果说礼多通过外在的

行为标准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从而起到引导、

约束的作用，那么（雅）乐则直击人的心灵，通过

旋律影响人们的内心感受，正所谓：“致乐以治

心。”（《礼记·乐记》）就“射”“御”而言，先秦儒家

意在使人们通过射箭、御车技术的学习，培养其

勇敢、守礼、专心致志等品格德操。孟子讲：“仁

者如射。”（《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射之贵在于

合德、养德。就“书”“数”而言，在先秦儒家看

来，它们是人们应当具备的最基础的文化知识，

是增强人的能力、培养健全人格、履行政治职

能、完善国家治理等必不可少的前提。可见，六

艺的学习是一种帮助人们健全人格、完善道德

的存在，正如杜维明所说：“‘六艺’不仅包括身

体方面的训练，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化育，两者的

协调一致，意在将举止行为转化为内在思想与

精神资源的适当表达。”［5］43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这也是孔子认为人应该学习的内容。“文”主要

是指对《诗》《书》《礼》《易》《春秋》《乐》这六种经

典文献的学习；“行”指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尤指

道德实践；“忠”“信”主要指德性修养，“忠”指对

待他人要忠心不二、尽职尽责，“信”指与人交往

时要诚实守信。孔门所重视的学习内容，始于

文学，运用于践行，最后达之于德性，这不仅涵

盖了先秦儒家在德性与知识两方面的为学要

求，也体现了孔子重视践行、推崇德性的学为成

人目标。

就“文”而言，《礼记·经解》中记载《诗》《书》

《礼》《易》《春秋》《乐》各有其功效，如《诗》教人

以“温柔敦厚”，《书》教人以“疏通知远”等。通

过六经的学习可以使人通晓修养自身、立身处

世的道理，从而激发、涵养人的善心，抑制、消弭

人的恶念，使人的心性复归于正，合乎于善。如

果说六艺是通过技艺、能力的获得来培养君子，

那么六经则通过学习经典文献中的道理，陶冶

人的性情并加以践行来培养君子。

关于“行”，皇侃引用李充的观点，把“行”解

释为“孝悌恭睦谓之行”“行以积其德”［6］172。可

见，“行”与孝悌恭睦等道德实践相关。换言之，

只有把从经典文献中学习到的道德修养知识，

通过躬行实践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才有

意义。钱穆也认为：“轻言矫之以讷，行缓励之

以敏，此亦变化气质，君子成德之方。”［7］96在钱

穆看来，“行”显然是变化气质、学习做人、成己

成德的重要方法。“忠”“信”均属于德性修养的

范畴。孔子四教以“文”为始，以“忠”“信”之“德

行”为终，可见，“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到

德性修养实践上来，这也是孔门倡“学”主旨之所

在。正如朱熹引子善言：“文、行、忠、信，恐是教人

之序，当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8］802

“忠”“信”与三达德、五伦等虽属同一德目，

但层次却有所不同。“忠”在春秋中期以前，并不

仅是下对上的臣德，还是待人接物、与人交往时

的普遍之德，“信”则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普

遍适用的德目，“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

（《论语·学而》）。人在处理五伦、乡党、邻里等

人际关系时，均以“忠”“信”贯穿其中。二程认

为，五达道、三达德为古今天下共行之道，即便

对此有所觉悟、体察，如果“不一于诚，则有时而

息”。也就是说，有“诚”才能贯彻、落实三达德，

有三达德才能贯彻、践行五达道。这里所提及

的“诚”和“忠”“信”释义相近，陈淳认为：“忠、信

两字近诚字。”［9］27 明代学者李湘洲认为：“‘忠

信’两字，只是一个诚字。”［10］390可见，“忠”“信”

相较于三达德、五伦等德目而言更为基础。

先秦儒家的学习内容、学习要旨如果用一

句话来概括，应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论语·述而》）“志于道”指学习之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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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贯通天地人之道为最终的努力志向；“据于

德”指学习之人应以对“道”的把握为前提，彰显

自身的善性，使己成为有德之人；“依于仁”指学

习之人为人处事时应以仁爱之情为行为准则；

“游于艺”，指学习之人应学习六艺等技能，从而

更好地将德性修养融入到生活实践中，使己之

技艺进可通乎道，退可贯乎德。这十二字以“据

于德”为“学”之核心，以“志于道”为上达，以“依

于仁”“游于艺”为下学，为学习之人构建了健全

自身人格、修养自身道德的方法，并为社会有序

化、良俗化发展开创了一条下学上达之路径。

此外，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生命是生生不

息、向前发展的，理想人格的实现需以“学”贯穿

于始终，因为“学”不仅是学习者对自我生命的

体认过程，也是行为主体的道德生命不断塑造

完善的过程，更是学以至于圣人必须伴随终生

的过程。这一动态的过程，是不断超越自我、更

新自我的过程，需要以乐的态度、志的指向、弘

毅的精神去实现，正所谓“言圣人之事，造道之

言也。学至于乐则成矣”［11］127。

此后至清代，有影响力且详细论及“学”的

儒家经典均将“学”看作伴随一生发展的动态过

程，并多将“学”与“成德”“明善”“君子”“圣贤”

联系起来，最大程度地完善自我，做有德之人是

儒家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的核心要义所在。西

汉刘向言：“成人有德……大学之教也。”［12］62只

有“学”才可以使人治性尽材、广明德慧。徐干

认为：“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

何哉？学也。”［13］1只有“学”才能使人成为成德

立行之君子。二程认为：“须是学颜子……存乎

德行。”［11］62 反复指出人需向颜回学习，存乎德

行，入乎圣人气象。朱熹认为：“故学者之终，所

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

（乐）而得之，是学之成也。”［14］47学者应以仁义之

精熟、道德之和顺、圣人之达成为学之终点。可

见，二程、朱熹均以成为有德之君子作为“学”之

主旨内容，只是在“学”之方法上较先秦儒家有

所突破，指出为学方法应以穷理为先。二程认

为：“学者须是穷理为先，如此则方有学。”［11］115

而“人伦者，天理也”［11］394，“理”首先表现为对人

类社会君臣、父子等纲常伦理的遵守。

王守仁认为，学者应充实善念，遏制恶念，

“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他同样指出，学者

应当以成就圣贤人格为学问之要，并在为学方

法上与前儒有所区别，指出人的心体是纯粹、绝

对的至善，人应当依据本心良知的指引，去除私

欲的蒙蔽，进而为善去恶。戴震指出：“解蔽莫

如学……得所止莫大乎明善。”［15］72 刑昺认为，

《论语·学而》一篇以“学而”为始，以“君子”为

终，意在告诉人们“学”之主旨内容在于成为有

德之君子。清代学者朱柏庐提到：“要知圣贤之

书……是教千万世做好人。”［16］232张伯行指出：

“所谓学者，乃为士者所以求至乎圣人之道也。

然自秦汉以来，学有殊途，而吾人为学当知所

尚。”［17］40可见，千万世做好人、成德向善、至乎圣

人之道是后儒们反复强调的学之主旨。

概言之，虽然二程、朱熹、王守仁、戴震等人

所特别强调的“学”之正心养性、中正至诚的内

求自省之方为先秦儒家“学”至于君子、圣贤的

进路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但这些后儒学者们仅

仅是在有限的意义和范围内探讨了先秦儒家

“学”的涵义、内容，似乎基本沿用了先秦儒家以

“德修”“向善”“成圣”为“学”之内涵、主旨的思

想理路，虽然在学习内容、方法等层面对这一理

路有所丰富，但却未赋予其更有新意的探讨，这

一不足被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所弥补。

四、生活之学、境界之学、关怀之学的

思想特色与近现代转生

近现代时期，关于先秦儒家“学”之内容的

阐释研究，按性质划分，大概可分为“读书之学”

“德性之学”“生活之学”“境界之学”“关怀之学”

五类。

胡适认为，孔子所讲的“学”只是词章、训诂

读书之“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18］74。

仅将孔子之“学”理解为狭义的读书、知识之学，

这显然有违先秦儒家“学”之本意。梁启超便尖

锐地批评了胡适的这一观点，他指出，孔子所谓

的“学”，是用以养成人格之学。在孔子看来，

“读书不过其一端”［19］15。孔子之学，重于强调实

践，“智识方面看得轻”［19］18。此处，梁启超将

“学”重新向近代以前的“德性之学”“人格养成

之学”靠拢。钱穆、南怀瑾、李泽厚的观点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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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的观点颇为相近，均认为“读书就是学问”

的说法较为狭隘。南怀瑾指出，在先秦儒家看

来，学问不只是知识渊博之义，他认为《论语》通

篇所讲，不过是“如何完成做一个人”［20］10而已。

在修“学”的途径上，钱穆、南怀瑾、李泽厚等学

者兼重了其内在自省与外在实践之义，指出为

学者在学习时，要自己学会探究“学”的虚实深

浅，要当知反求诸己之义，时时反验于己心，要

想理解孔子之“学”的真正意蕴必须经由真修实

践中来，若无此真修实践，即无法明此意蕴。

梁漱溟则把儒家之”学”释为“生活之学”，

他指出，儒家“学”之实质是一种“体认人的生命

生活”的学问，不应当以哲学的思维惯性对其进

行思考［21］497-498。他也同意先秦儒家之“学”是一

种至高无上的“学”，且在德性基础上，更突出了

“学”在实践层面的价值，指出其旨要在于“反躬

修己的实践”。他认为，孔子一生为学所经历的

进境，虽无法知晓，但孔子所说的学问不是知识

之学或虚幻的哲学玄想，而是贯穿于其自身生

活中的“一种力争上游的学问”［21］330。这种学问

亦可称为人生实践之学，说得再详细一点，便是

“力争上游者力争人生在宇宙间愈进于自觉，自

立，自如也”［21］330。

冯友兰关于先秦儒家之“学”则提出了“境

界之学”的看法。他指出：“道家以为儒家所讲，

只限于仁义；儒家所说到的境界，最高亦不过是

道德境界。这‘以为’是错底。”［22］779 冯友兰认

为，孔子及其后儒所说的志于学之学，是学道之

学，“儒家所谓学，则即是学道之学……人生于

世，以闻道为最重要底事”［22］780。在他看来，儒

家“学”的范围很广，“学”除具有伦理学层面的

意义外，还具有美学的意义。也就是说，所谓

“境界之学”不仅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化，还意

味着审美层面的精致化。陈来明确指出，不能

将孔子的“学”仅仅理解为摄取知识，哲学抽象

思维的提升亦是其所学内容。“上达是经由下学

而达到对天命的理解，也是对宇宙、社会、人生

统一原理的把握”［23］13。这便一下将“学”由成

德、成贤、成圣的境界提升至道的境界。在冯友

兰、陈来看来，知识、实干、道德、审美能力等的

集合，才是先秦儒家“学”的全部内容。

杜维明从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层面对先

秦儒家之“学”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认为，

“学”是关怀的伦理，而不只是简单的德性伦理，

王守仁讲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例子，便能很

好地说明这一点。王守仁更希望“学”所表达的

是一种关怀，而不仅仅只是了解、认知，其关怀的

对象不仅包括人，还包括物［24］82。安乐哲和罗斯

文的观点，有助于加深对“关怀之学”的理解：

“根据儒家的道德人生观，我们不是抽象分离意

义上的个体，相反，却是存在互相影响的人，过着

——而不是‘扮演’着多重角色，这些角色构成

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并且，这样我们可以在行

为上追求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和技艺。”［25］19-20也

就是说，孔子所倡导的“学”，在单独的个体那里

不成立，所谓的个体不是抽象分离意义上的个

体，必须有他者，有更多人、物的介入，此意义上

“学”带有一种社会性。其大致包含有两个层

面：一方面，先秦儒家之“学”涵盖了人与人的关

系；另一方面，先秦儒家之“学”涵盖了人与万物

之间的关系，即天地万物为一体，人和万物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互动与关联。

近现代学者对先秦儒家之“学”有着不同的

侧重及理解。以胡适为代表的“读书之学”的观

点，有偏离先秦儒家“学”之原义之嫌；以梁启

超、钱穆为代表的“德性之学”的观点，是对先秦

儒家“学”之含义的正面确证；而以梁漱溟、冯友

兰、杜维明为代表的“生活之学”“境界之学”“关

怀之学”的观点则对先秦儒家“学”之含义做了

一定的补充发展。

可见，“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学指

生活技能、词章知识之学；先秦儒家之“学”更多

地是从广义层面而言，主要指修己立身之学，即

它不仅是完善人格的学问，也是抵达理想人生

境界的学问。就为学途径而言，包括内省和外

求两种，即内在自省、觉悟体察与接受教化、向

外实践两个层面，只有将这两种学习途径相结

合，才能更好地完善个人的道德品格，构建理想

的道德社会。

综上所述，通过对先秦儒家“学”观念的起

源与思想演进的探讨，可以看出，“学”所指称的

是在知识、技能、德目学习以实现道德认知的基

础上，自主自觉地以乐的态度、志的指向、弘毅

的精神，以内省与外求的理性方式展开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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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道德情感、道德习惯和道德实践等诸因素

相统一的，不断超越自我、更新自我的动态发展

过程，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与处理人自身、人与人

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相联结，以学以为己、学以成

人、学以化俗为价值目标，以实现完善的道德人

格、理想的道德社会为价值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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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ultivating One’s Morality: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arning”in pre-Qin Confucianism

Huo Yanyu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learning” has long existed in the pre-Qin period. Since its birth，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contains som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then the ethical and moral implication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ymology，“learning” contains three meanings of “perception”，“imitate” and

“practice”， which is helpful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ore gist of “learning” concept of Pre-Qin Confucianism. The
evolution of learning content from life skills to ethics and moral norms in pre-Confucian times reflects the bas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practice from“informal” to“ceremonial”. The Pre-Qin Confucianism inherited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explored the core of “virtue” contained in

“learning”，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ustoms and habits of“learning”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Confucian tradition is also inherited by the Later Confucianism. Modern scholars have injected new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into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learning”，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rning of life，state and
solicitude.

Key words: pre-Qin confucianism; learning; cultivate virtue; to do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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